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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新建了一座公园，很大，足有
四百多亩，公园里有一条人行步道，整整
两公里长。

从文游路东入口进来，沿着水渠（高
邮头闸干渠）边上，向西北方向走去，路的
外侧、水渠边间隔栽着桃树和柳树，里侧
一路种了几排高大笔直的水杉，到了春
季，桃红柳绿，青杉绿叶，一片生机勃勃、
春意盎然。

水渠在路道的转弯处，形成了湖泊一
样的一大片水面，说是渠，看上去却是
湖。每到旺水季，水渠上游的闸口放水，
水面比路面还高，人的心情也随着水面开
阔起来。这时，渠的旁边会间隔坐着钓鱼
爱好者，安静惬意，好不悠闲！附近的村
民索性把一条条鱼网放入渠中，每天撑着
小船，收网抓鱼，经常引来散步者的围观。

水渠的另一侧则是一个大大的池塘，
四周长满了芦苇，一条木栈道沿着池塘周
边，再与公园的空中廊道相连。池塘的东
南角种着荷藕，西南角有一个观鸟台，东
北角有一个亲水平台，可以钓鱼。夏天，
荷叶铺满水面，荷花盛开，池塘里不时有
野鸭在水中嬉戏，各色鸟儿在空中盘旋。

水渠边上的道路走到尽头，左拐向南
进入一条南北向的梧桐大道。这里的梧
桐是美国梧桐，树皮、树叶与法国梧桐一

样，树干却高大笔直，不像法国梧桐矮壮
虬劲。路的两侧各种了两排梧桐，间隔很
密，才四年时间，树干已经长得很粗壮，上
面的树冠和枝叶已经在空中连了起来。
整条道路绿树成荫，偶有少许阳光从树叶
的间隙中透下来，形成斑驳的树影。每到
夏天，这里是人们纳凉消暑的好地方。附
近的人们在这里散步，还有人专门从远处
慕名来这里游览休闲。路的两边还安放
了一些休闲躺椅，椅子上坐满了人。

公园里到处种满了各种花卉果树。
春天有桃花、樱花、紫荆、海棠、紫玉兰、白
玉兰、鸢尾花，夏天有紫薇、荷花，秋天有
桂花、银杏、杮子，冬天有梅花。人行步道
的两侧还间隔放置了各种形状的太湖石，
千姿百态，惟妙惟肖，不一而足。

春秋两季，很多人来公园露营、烧烤。
去年这里新修了一些萌宠的设施，周末，年
轻人则带着各种大小宠物犬在大草坪上遛
达，宠物们好不欢快，主人们也悠然自得。

傍晚，是公园最热闹的时候。篮球
场、羽毛球场上年轻人挥汗如雨；儿童乐
园里小朋友们忙得不亦乐乎，有秋千、迷
宫、骑马、攀绳等等；健身器材旁的中老年
人做着各种健身动作，每天高峰期都是人
满为患；精明的小商小贩们也赶来凑热
闹，卖各种小玩具、小吃。

每天晚上，健身操、露天卡拉OK、萨
克斯等的爱好者们也都找好了自己的位
置。一段时间，声音很大，甚是嘈杂，让来
此休闲健身的人们直皱眉头。后来可能
有人说过了，声音小了好多。

华灯初上，河边、桥身、空中廊道、池
塘边，五彩的霓虹灯光秀也亮了起来，给
公园增添了靓丽的景致，特别是公园中心
的两座灯塔。双塔是原来高邮染化厂的
水塔和烟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建筑，已
有五十多年历史了，建公园时作为工业遗
存保留了下来，成为公园里标志性的建
筑。亮灯时，双塔上面有“绿色家园 生态
高邮”“共筑中国梦 同建新高邮”宣传高
邮文明城市的字样，与图案交替出现，色
彩斑澜，美轮美奂。

公园的灵魂就是这双塔，让平面的公
园有了立体之感，在设计上有画龙点睛之
妙。双塔一低一高、一胖一瘦，原是水塔
和烟囱，一个属水、一个属火，我称之为

“阴阳双塔”，公园也就此达到了阴阳平
衡，岂不妙哉？

对比现在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这
里曾经却是一片棚户区。高邮染化厂、船
厂、东墩乡冶炼厂等企业相继倒闭关停，
长期闲置或出租；东墩钓鱼垃圾场用土简
单覆盖后出租给小作坊；六百多户城中村
房屋，有的已是危房；还有一处关停的石
灰窑，出了名的“脏、乱、差”。笔者有幸参
加了2018年底的“西北棚户区房屋征迁
工程指挥部”，参与当时的拆迁大会战，几
个月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记忆犹新！

高邮湿地公园
□ 毛勇

从人行路拐上文游广场的中心大道，匆匆的你
一下子安静下来了。顺着大道，拾阶而下，是一枚小
巧玲珑的广场，像少妇精巧的发髻插上了一根玉
簪。广场西南面高，东北面低，两侧隆起，像一把躺
椅，等待风尘仆仆的你，你尽管把自己交给广场吧。

广场四周，巨石勇士般镇守着，石之间树木相
连，芳草遍地，繁花点缀，景色迷人。顺时针走三圈，
逆时针走三圈，扩扩胸，挥挥臂，天高地阔，心旷神
怡！广场是一张大荷叶，你是荷叶上的一只小蜻蜓；
广场是一片宁静的海，你是泊在上面的一叶舟。广
场后面两扇屏风左右对称，其上一是董其昌行书秦
观的“山抹微云”，一是毛主席草书秦观的“纤云弄
巧”，够你凝视沉吟半天。

袖珍型的广场是欢乐的大舞台，好戏连台，丰富
多彩。清晨，市民纷至沓来，从各个道口进入广场。
广场的正前面，上百人排列成方阵，一身蓝底白条的
健美服，在劲爆的音乐声中，踩着铿锵的节奏，做着
整齐划一的健美操，场面壮观震撼。灿烂的阳光斜
照着他们红扑扑的脸庞，透着十足的精气神。健美
操是他们雷打不动的每日一课，是对健康长寿的执
着追求。

广场的左侧，鹤发童颜的老者打太极拳，翩若惊
鸿，婉若游龙，刚柔相济，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广场
的右侧，羽毛球健将们步伐矫健，身手不凡，你推我
挡，轻拉慢挑，奋臂扣杀，球飞如电，叫你目不暇接。

一到晚上，男女老少潮水般涌入广场，跳起了广
场舞。大地是舞台，星空为大幕，广场成了欢乐的海
洋。劲爆的音乐点燃了舞迷们的激情，他们旋转腾
跃，舞动乾坤，声震天地，掀起了一阵阵欢快的波
澜。快乐是市民的生活主调，小康生活是快乐的源
头，而广场是不可多得的欢乐载体。

有人趁广场有空，扬着风筝，迎着风一路小跑，
转轴放线，风筝越飞越高，在蓝天上晃晃悠悠。风筝
线拴在条椅上，人笃定地坐着，跷着二郎腿，任凭风
筝摇曳。有人颠琉璃球，球不离扇，扇不离球，旋转
翻飞，出神入化。抖空竹的，挥着杆子，扯着绳子，转
动空竹，上上下下，左腾右挪，嗡嗡有声，妙趣横生，
玩得那叫一个溜。练书法的，大地作纸，提笔悬腕，
笔走龙蛇，刷刷刷，流出飘逸的书法作品，叫你啧啧
钦羡。有的人只为来广场上坐坐，枕着头，摊着身
子，放开四肢，在椅子上打鼾，嘴角透着笑意。真是
无忧无虑，岁月静好。

广场尽头是半悬空的T台，上有栏杆，下枕河
流；河有时是翻腾的巨龙，有时是乖乖女。T台两侧
各有一排凳，给行人歇歇脚。对岸车来人往，城中村
楼房鳞次栉比，市民有的到河边拎水浇花，有的洗拖
把，也有遛遛狗的，桃花源一般的生活。

广场的后左侧有个拇指般大小的儿童乐园，大
孩子嫌它局促，放不开来手脚玩，小孩子可是喜不自
胜，大老远地手就直往这指。大人们屁颠屁颠把他
们朝这带，推着车，坐着椅，一路走一路逗孩子牙牙
学语。一进了游乐场，小家伙们成了脱缰的野马撒
欢，有的在人造地坪上姗姗学步；有的荡秋千，飞向
天空，回落大地，悠悠荡荡，乐不可支，“咯咯咯”地笑
成一串；有的饶有趣味地骑“木马”，前俯后仰，情有
独钟；坐跷跷板的，翘起来，低下去，乐此不疲；有的
来来回回钻“山洞”，前出后进，不厌其烦；拽着绳索
攀上“悬崖峭壁”，顺势滑溜下来，摔不疼皮肉，伤不
着筋骨，擦擦汗再来。

儿童乐园旁边有个翠绿的竹园，密密匝匝，不知
深浅，你只能在外边绕圈子，禁不住想，里面有龙凤
吗？

儿童乐园后面是一大片茂密的树林，如同绿色
的城堡，浓荫遮天蔽日，不知其深几许；走进去，沉浸
在墨绿中，透心凉，爽歪歪。浓荫中藏着的鸟在叫，
有的叫得质朴，有的千娇百媚，宛转悠扬；若隐若现，
或远或近，你如同在仙境里。浓荫下面，却是一株株
粗壮的树干，扎根大地，承载着浓荫；树林间的道路
迂回曲折，给你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惊喜。

走出树林，后面是平坦的开阔地，碧草如茵，树
木零星，广场忽然如游龙向西一甩尾巴，余韵袅袅，
给人以神秘之感。

古朴的砖路环绕着广场。你走在路上，抬着头，
挺着胸，摆着臂，怡然自得。广场是生态氧吧，空气
清新；广场景色优美，天空湛蓝，白云朵朵，阳光明
媚；蘑菇状的树球星罗棋布，锦缎般的灌木丛一路夹
道欢迎。每个季节你都能欣赏到五彩的画卷，春天
桃红柳绿，盛夏荷叶连天，金秋丹桂飘香，寒冬松竹
梅凌风傲霜。广场西北侧是一湾小河，河对过古文
游台掩映在葱茏中；广场的东南面是一条蛾眉样的
灌溉渠，两河夹着一个广场，把广场跟外界隔开了。
广场的北侧有几排楼房与外界隔开，南侧有围栏，通
过道闸与公路相通。广场四不靠，你可以闭着眼睛
走路，倒着走也行。

广场东南侧是一片开阔的停车场，柏油马路，车
位多多，还有充电设施，方便你到此一游。

遇见文游广场
□ 沈跃华

在我的老家南园，但凡来过的人，无
论脚步匆忙或悠闲，目光总不免被西大门
右侧一棵歪脖子的骨头榆树所牵绊。树
干足有二尺粗细，高耸十余米，宛如大地
向天空伸出的一根倔强指骨。盛夏时节，
浓绿枝叶尽情舒展，俨然撑开一柄巨大苍
翠的伞盖，十几个平方的地面悄然隐入它
清凉的怀抱。

如今这方圆几十里的乡间，这样苍劲
的老树已是稀罕。每每有客人初来乍到，
寒暄过后劈头便问：“这是什么树？多少
年了？”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常常令我一时
语塞。树龄几何，竟成了悬于我心上的一
道谜题。

回溯童年，我便熟悉了这树的模样。
彼时它不过孩童臂膀般粗细，至于何年何
月植下，已湮没在时光的尘沙里。只知在
高邮这一方水土，人们皆呼它为野榆树，
又因其木质坚硬如骨，乡民们便形象地唤
作“骨头榆”，这名字里透着朴素的筋骨力
道。

在我记忆深处，它曾扎根于老宅西北
角猪圈北面那片喧闹的土地上。母亲曾告
诉我，南园树木葱茏，屋后又有一片修竹摇
翠，引得百鸟翔集，衔枝筑巢，育雏其间。
每逢春夏，不知疲倦的鸟爸鸟妈们便衔着
果籽前来喂食，它们每每瞥见主人按时为
猪添食，顾不得口中衔着的果籽，便急急扑
棱棱飞下，竟与猪争食起来。嘴儿一松，那
些饱含生机的果籽便纷纷掉落在猪圈四

周。如此这般，猪圈附近便杂树丛生，槐
树、楝树、杨树、桑树，高的矮的，粗的细的，
各自悄然生长，蔓延出生命的恣意。

猪圈北面，一条东西走向的泥径，曾
是南园通向西边大路的唯一小径，也是登
临南园的必经咽喉。南园地势高出周围
农田约一米五，其西侧一条南北走向的排
水沟，日夜流淌着乡村的低语。前来南园
的人，须得自西边大路沿着蜿蜒田埂曲折
行来，最后还需攀爬一段陡峭斜坡。那斜
坡未经砖石铺就，只凭行人于泥土中踩出
深浅不一的泥坑，权作垫脚之阶。每遇雨
天，坑中积水，斜坡泥泞湿滑如涂油，行人
总需揪住路旁树枝借力才能登顶。可惜
路旁杂树根基浅薄，用力一拽便应声而
断。唯有这骨头榆，韧硬非常，虽被攀扯
得枝干低垂如躬身承受，却从不曾屈服折
断。然而树头却因此日渐偏向西方，显出
几分被世情牵累的倾颓之态。

主人见状，心中不忍，便寻来粗韧麻
绳，一端缚于树干中部，另一端深深钉入
东南方向地下，意图借这绳索之力，抗衡
行人拖拽，盼它重新笔直向上生长。然而
事与愿违，麻绳紧缚经年累月，骨头榆那
坚硬的主干竟被这外力的意志强行固定

了方向。这树的性子偏又倔犟如斯，既难
复直立旧貌，索性执拗地朝向东南方向奋
力伸展筋骨。岁月里一场无声的拔河，以
树的隐忍变形写下了无奈的结局。后来
南园渐荒，人迹罕至，猪圈也颓然坍塌，再
无人理会这棵倔强榆树的方向与悲喜。

于是，这歪脖子的姿态便如此被光阴
凝固。或许冥冥中自有天意，昔日令人愁
蹙的烂泥斜坡，早已被平整的水泥斜坡所
替代。如今我们所见这棵歪脖子骨头榆
树，主干坚定地向东南方伸展着，竟恰恰
横跨于去往南园大路的中央，宛如一位深
谙世情、蔼然可亲的老派礼仪大叔，伸展
着苍劲长臂，于风中做出热切迎客的姿
态。行人每每路过，恍惚间仿佛感到那虬
枝在风中微微颔首，传递着无声的问候与
深情。

我时常驻足仰望这棵歪脖子骨头榆
树。树皮深褐，裂纹纵横交错，如青筋毕
露，又似大地龟裂的古老掌纹，记录着风
霜雷霆的印记。树冠浓密如盖，夏日灼烈
的阳光也仅能艰难筛下细碎跳跃的光斑，
为行人铺就一路清凉。当年用以矫正它
的麻绳，早已如褪色记忆般朽烂无痕，然
而树干上仍清晰残留着一圈淡白印记，如
同岁月悄然勒进骨血的一道深痕，正是生
命与外力相持不下的隐秘遗迹。那歪斜
的脖颈，正是它既承受重压又未曾摧折的
宣言，是大地深处倔强力量向天空伸展的
坚韧姿态。

歪脖子骨头榆
□ 卢世平

夏至刚过几天，太阳就变得异常亢
奋，地上每天像下了火，天地间成了一个
大蒸笼，闷沉沉，黏糊糊。

躲无可躲的人们找到了一处纳凉的好
地方——桥洞下。桥是刚刚改造过的，桥
面加宽，桥梁抬高，利于行车，利于跑船。
大概是工期赶得急，桥洞里还没有修缮，地
面是挖翻出来的泥疙瘩裸露着，时间久了
泥疙瘩变得板结、坚硬，踩上去硌脚。施工
方大概觉得这样太寒碜了，便在上面盖了
一层绿纱网，没过多久，绿纱网断了、破了，
被风撕扯成条条缕缕，宛若小时候父亲穿
久的汗衫。桥洞里风大是优点，缺点是大
风一吹会有看不见的尘土扬起。即便如
此，桥洞里的凉快还是吸引了许多人前来。

正午十二点，几位戴着橙黄色安全帽
的工人过来了。他们找到还剩一点条缕
的绿纱网盖着的地方，从蛇皮袋里取出一
块塑料皮子铺开来，然后坐下，取出早上
出门就准备好的中午饭吃起来。白米饭
上覆盖着炝菜瓜、腌制的苋菜秸。吃完
了，从袋子里掏出一只塑料大茶杯，咕咚
咕咚喝了个饱。吃饱了喝足了，他们顺着
塑料皮躺了下来，鼾声立刻响起，路过的
汽车喇叭声、行人说话声对他们不产生丝

毫影响。没有闹钟，也没有人叫他们，一
个小时后他们像接到命令般齐刷刷地醒
了，将所有东西收进各自的“八宝囊”里，
骑着电动车走了。

午觉时间后，几位钓友来了，他们从
电动车踏板上拎下装渔具的大箱子径直
走到河边沿，大箱子贵气豪华，像密电码
箱一样引人注目。河边沿栏杆还没来得
及装，他们却顾不得这危险，从箱子里拿
出小凳子坐下来，然后不紧不慢地一样样
拿出钓具铺排开来。一切准备就绪了，开
始打塘子、捏鱼饵。钓竿甩出去，专心致
志地盯着水面。鱼漂稍微一动，他们便拎
竿，这里鱼并不多，往往十竿倒有十竿空，
他们也不在意，似乎来此只为了消遣纳
凉。有位大男孩大概是初学钓鱼，一竿拎
上来一条小鲹条鱼，高兴得什么似的，笑
着四下里张望了下，才从钩上取下鱼，像
考取好成绩后等待老师表扬的学生。又
等了十多竿，拎上来条稍大点的鱼，他急

忙拎钩取鱼，却不料取下钩的鱼一个蹦跳
滑溜回了河中。他“啊呀”一声大喊，朝向
旁边的钓友说话：“真可惜，还蛮大的。”钓
友淡定一笑，继续盯向自己的鱼漂。

再稍后点，一位卖葡萄的骑着电动三
轮车来了。他靠在路边，娴熟地从车上拿
下一块木板、一只白色布枕、一张红漆面
杌凳，然后顺着木板躺下来，头枕在枕头
上，双脚跷在横着的杌凳上，开始他的午
休。不多会儿，他的孩子骑车送来了中午
饭，他略起身接过装饭的袋子放在头前，
继续睡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坐起身拿
出饭菜吃起来。他脸色黝黑、泛着光泽，
看上去年纪并不算大，一边吃饭还一边跟
周围的人搭讪。他说自己每天早上五点
钟就拖着一车葡萄出门了，走街串巷，有
时也停在小区门口，吆喝买卖；再休息一
会儿，他就要骑着车顶着烈日继续卖葡
萄，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

傍晚时分，一位头发花白的爷爷趿拉
着拖鞋来了。他走到河边沿的水泥石墩
上坐下来，掏出香烟打火点着，默默地看
着水面……

晚饭时间到了，大家纷纷离去，桥洞
里暂时恢复了安静。

桥洞纳凉
□ 张爱芳


